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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伴 黄陵矿业公司 王栋 摄

水天同色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张桂英 摄

父 亲 的 家 规父 亲 的 家 规
刘雪莉刘雪莉

人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人做事应如
此，居家生活且如此。

煤矿，让我耳濡目染了煤矿人的忠诚、担当与
智慧。父辈们从五湖四海会集到澄城大地，在艰苦
的岁月中战天斗地，为澄合建设奉献一生，这种气
概，深刻地影响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一路向前。

说起家风家规，要从我的父亲谈起。他是一名
复转军人，80岁了，依旧腰板笔直，精神抖擞，说话
做事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尤其是那满身正气，
大概就是吸引母亲的最大优势。在我们家没有成
文的家规，父亲的一举、一言就算是家规。母亲出
身书香门第，听姨妈说是姥爷看上了父亲刚正不
阿、担当负责的品格。虽然父亲转业后成为一名井
下工人，但母亲一家人从没后悔当初的选择。父亲
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安宁社
会和富足甜美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脚踏
实地干好工作。”父亲是井下安检员，曾为制止一起

违章作业竟然和领导打了起来。邻居说父亲有政
治资本，做人“圆滑”些，估计就不会在井下干到退
休。有时我想起父亲下班后拿着小本本借着烛光记
录一天的工作。每每此刻，我会温暖地笑，喜欢父亲
不趋炎附势、与不守规矩作斗争的性格和意志。

我的爱人也是退伍军人，与父亲同样的秉性和
品格。婚前，亲戚教我要彩礼的事被父亲得知，
他说要明事理、懂谦让、守孝道，婚姻是一辈子的
大事，幸福需要靠自己赢得。带着这句话我进了
婆家，公婆憨厚老实讲道理，从来没有为难和怠
慢过一分彩礼也不要的媳妇。三代人融洽地生
活在一起，幸福抱成了一团。

那一年，爱人被提拔为科长，家门好像被人掀
开了。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讨
好我们，逢年过节更是会有不明不白的“礼物”来
敲门，家里的一切隐私都“暴露无遗”，快乐也被
洗劫一空。父亲最是憎恨这种风气，指责家人放

松了警惕，教育爱人学会拒绝才能立威信、要用
正气为儿女作榜样……爱人接受了父亲的意见，
生活很快又回到了平静。

从古至今，许多好的家训、家教都引人入善，
却也不乏反伦理、反规律的事。说一个人有无教
养，是对一个家族的肯定或否定。“人之初，性本
善，性相近，习相远。”早在南宋时期，王应麟就总
结了后天教育与孩童启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00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并不快
乐，他们被囚困在家长勾勒的美好蓝图中，少了
交流、少了童真、更少了面对艰辛与困难时的抉
择与胆识，经不起风雨，只有自我。

每个时代的家风家训有所区分，我一直倡导端
正自己，善良友好。我会把有温度的家训给孩子，
放手让他接触社会，给他时间打理自己的心情和总
结得失，告诉他要走的路很长，走端、走正，内心有
爱，定会一帆风顺。 （澄合矿业二矿分公司）

公历六月，正是仲夏。在清晨五点醒来，窗外就
已是明亮。而当最后一抹夕阳褪尽，已是傍晚八点半
的光景。日长夜短，夏日仿佛长了。

夏日晴朗，空气清新，当你打开手机摄像头，
想记录这些美好的时刻时，发现相机早已被夏日
风情所渲染，照出来的照片自带夏日的幽蓝滤镜，
好看得不得了。

开门，整个矿区犹如被环抱在绿阴仙境中，前一
天雨后泥土的芬芳，经过一夜后还有所保留，氤氲的
水汽散发着草木的清香，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远处的树梢精灵般浮现于空中。日光越来越强，有
些晃眼，一切便朦胧在阳光的照耀下。

每年都有一个夏季，而每一个夏季昭示着人生又
向前推进了一步。岁月无几，又容得填充多少个夏
季。仲夏的清晨，鸟儿叫得更加起劲。热火朝天的景
象，与仲夏的热浪，一并涌来。我迎着朝霞而起，踩着

晚霞而归。这样的时日，愈加注意对心境的修炼。
与远方的友人通话，她说今天陪公司的领导

去视察工作。一路见闻下来，才知道自己为什么
只能是现在的状态。她说领导的一句话，让她深
刻思考。“器有多大，成就有多大。”所谓的器，就
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知。

我在晚风中，回味并思考。大自然能容纳万
物，不正是其器大吗？而我们内心的烦恼和苦忧，不
正是源于器小吗？

照例每年的这个时节，由好友相约着去山里寻
幽，时间在前行，诸多的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
在变化中，接受包容，理解并热爱。峡谷的蝴蝶，一如
既往地在前面翻飞着，为我们带路。几只蜻蜓落在水
草上，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清澈的水流，时缓时
急。“快看，那只鸟的尾巴像一把长长的剪刀！”前面的
同伴发出一声惊喜，我们循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一

只鸟正休闲地停在岸边的石头上。一张一合的尾巴
像一把剪刀，它是在裁剪光阴吧。一只鸟的一生，要
经历长期的飞行，在飞行过程中，所遭遇的风雨阴晴，
所看见的美丽与丑陋，所听见的各种声音，它把这些
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一开一合中剪落。

我仔细观察着一只鸟，此时是正午，山中甚是
凉爽。青苔布满了当下的时光，闪烁出翡翠色泽
的光芒。外面世界的燥热，早就被隔离在外。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说法不无道理。
那只鸟继续挥动着它那如剪刀般的尾巴，水中的
倒影，映衬出我的仲夏时光。

夏日的美好在清晨的风中，在面对外界的微
笑中，在不期而遇的陌生人身上，在失去又归来
的季节不断往复中。唯有能够在每一个当下拥
抱美好的人，才不受年龄的约束，活在自己一直年
轻的世界。 （黄陵矿业燃煤发电公司）

仲 夏 随 想
刘丹

滚滚流逝的岁月，冬去春来
的又一季繁华。看着镜中的自己
青春已渐渐退去，早已模糊的童
年记忆，只有看着蹦蹦跳跳的小
朋友，才能隐约想起曾经年少的
自己。不禁悲叹，高堂明镜悲白
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即将 50 岁
的年纪，把酒东风，且共从容。这
是岁月留给自己的云淡风轻，是
对过往的怀念和致敬。

到了中年，才知晓一辈子真的
不长，诸如朝气蓬勃，风华正茂，都
成了回忆。

过了不惑之年，奔向知天命，
经历了那些过往岁月的重重洗礼，
才明白，活着真好！随着皮肤的
渐渐松弛，心也随之宽广、豁达，
且更辽阔。不知不觉中逐渐清晰
一个定位，不必装青年，淡定而
过，庄重而行，自信而为。

何为中年，中年是压力最大的
年纪，因为上有父母，下有稚儿。
中年是事情最多的年纪，因为柴米
油盐，家长里短。中年是身不由己
的年纪，因为谈爱已老，谈死太
早。到了中年，身累是为了生活奔
波苦，心累是负重太多，心疲惫。
人到中年为什么这么累，不是缺衣
少吃，而是追求太多，这也想要，那
也想要，比来比去，徒增烦恼。

人到了中年不必活得太精致，
车子能开，能遮风挡雨就行；房子
能住，一家和睦就好；工资不多，
足够吃穿就行；朋友几个，能坦诚
相待就好。即将步入下半辈子，
除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外，更要多
丰富自己的生活，把名利看淡，对
生活知足惜福，勤恳追求，勤俭持
家，真诚交友，善待家人，善待朋
友，善待自己。

岁月无情，却很守信，春风暖
暖，夏日姿美，秋季豪爽，冬雪皑
皑。岁月以从容的姿态迎接世俗
的不公。而人生过往中，曾经的
那些“雾霾”、曾经的那些崎岖、曾
经的波涛汹涌，都赠予了我锻炼、
提升自我的机会。

感谢琉璃岁月，感谢曾经跌
宕起伏的坎坎坷坷、事事非非，
是它磨练了我的意志，修行了我
的情操。

人过中年，感悟人生，万千感
慨。该走的留不下，该来的也挡不
住，我生的虽不伟大，但我也无愧
人生，让我们掸掸身上的尘土，走
过四季，挥手告别昨天，振奋起百
倍精神，迎接新的一年，愿我的家
人和朋友都有一个好的未来，愿我
们大家都有一个灿烂美好的明天！

（蒲白矿业建庄公司）

马红梅

从容走过中年

德润三秦

多年之前，一群来
自五湖四海的矿山人，
操着各自的乡音，满怀
激情地开始建设襁褓
中的矿山。

矿山细密的春雨，
喧闹的夏鸣，明月的中
秋，围炉的冬日，在矿
山人奔走四方的征程
中，入酒入梦。

多年以后，矿山已
经不是字面意义上的
矿山，而是每个矿山人
心里魂牵梦绕、风景错
落的故乡。

夕阳下的井架，线
条坚硬刚直，在柔软温
暖的光辉下展示着一

个时代的工业之美，在周围村庄与草木的
环抱之中显得卓尔不群。

矿山流年之矸石山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沙梁煤矿地处黄土

高坡，茂盛的草木遮住了大地的起伏，放眼
望去，满是树梢的地平线与突兀的矸石山
互为表里。

矸石山没有名字，它时高时低、时左时
右，它是移动的山。有时它消失了，变成笔
直道路的路基，变成楼房的空心砖，变成塌
陷坑的筋骨。有时它长大了，变成了矿山
的新坐标，飞鸟的中转站。

每一座矸石山都说不上秀美，但那些灰
不溜秋的矸石见证着一代人的拼搏、一代
人的崛起、一代人的离开，见证着矿山时代
的变迁，岁月风景的流转。

矿山流年之矿井
我见过村里的水井，井壁潮湿滑腻，井

里水波晃动，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
道。也见过田野里的枯井，里面充满垃圾、
野草甚至误入其中的草蛇。

矿井的巷道幽长悠远，黑漆漆的看不到
尽头。明亮的灯光向前刺破黑暗，又消失在
黑暗之中。井上是昼夜更替，井下只有长夜
漫漫。井上有四季更迭，井下只有黑色的风
景，井外是天地，井下是方寸；井上是生活，
井下是使命。黑色染白了矿工们的头发，黑
色滋养着他们的生活。岁月更迭，只有那黝
黑的井口，从来不管井下的故事与井上的风
景，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

矿山流年之光阴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光阴轻巧地挪动着脚步，矿山的光阴跟

随时代的脚步日新月异。时而窃窃私语、
时而放声大笑。飞扬的尘土、繁茂的花木、
幽深的井口，白云悠悠、清风徐徐。

当年风华正茂的矿山渐渐老去，那一
辈的矿工也渐渐稀疏。当年窄小的铁门
已变成高大的门楼，当年意气风发的少
年已变成公园里提笼遛鸟、围坐打牌下
棋的老人；当年稚嫩修长的小树苗已变
成参天大树。

从井下放炮掘进、在镐斧的挥汗如雨
中倔强前行，到智能化采煤，时代的列车
风驰电掣，幸福的生活岁岁迭增。矿山的
变化不禁让我想起“沧海桑田”。

在时光的彼岸回望，流水一样的光阴
里，那些沧桑的磨砺，都变成泛黄的记忆，
终是感动了时光，也感动了自己。

矿
山
流
年

李
韦

从小到大，不管哪个季节，每当我路过这块土地，
就能远远地望到它。满眼金黄的麦垄上，只有它是这
块土地上唯一的一棵树。伸直的腰身，硕大的树冠，像
一团凝聚的浓重绿色烟雾，漂浮在空中，黑郁又繁茂。

每次看到，总要停下来，以至于我至今不知道为
什么它的周围没有同类，也不清楚它在这里经过了
多少个春夏秋冬，只知道每到麦黄时它的树阴下就
挤满了人。燥热的空气仿佛停滞了，太阳火辣辣地
照在这片浩荡的麦田里，粗壮的麦秆上挑着沉甸甸
的穗头，我似乎能听到麦芒间擦出的声音。可是它
依然默默地站着，纹丝不
动，粗壮的树干皱褶纵
横，料峭突出，布满斑斑
藓痕，像老人饱经沧桑的
额头，鹅卵形的树叶蜷缩
低垂着，没有一丝生气，
它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亦
或是在思考着什么。

在我看来这里并不
荒凉，永恒的最多时不止有两种纯净的颜色，在天地
间自由地变换着，但我更喜欢这大块的金黄和它的
绿叶婆娑。父亲告诉我，人注定是不安分的“动物”，
生了双腿就必须在生命里游走；而树却不一样，树是
沉稳的，生了根，就坚定不移。我猜这也大致就是它
固执地站在这里的原因了。远望去，它就那么突兀
地站立着，在那片麦田的中央，好似一个生活的守望
者，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没有话语，在黎明来临时守
望着曙光，在黄昏逼近时迎接着月夜。

我渐渐地觉得类似树的这种沉默的生物是有灵
魂的，当它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周围土里时，它就

与周围的一切建立了联系。忽然一天，它不在了，你
就会发现原来发生在这棵树下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太阳还是照常升起，季节还是变换更替，只是再没有
人会在这里停留，时间长了，或许也没有人知道曾经
有一棵树在这里站立。

对于一棵孤独的树来说，等待是它一生的宿
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的一生结束之后，也需要一
棵树来标明躯体最终安放的位置。它永久站在这片
麦田中央也就不难解释了。六月里的麦子，从生根、
发芽到抽穗，最终在这个季节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总

要有一棵树，在它生命音
符的尾声里替它保持着直
立的姿势，因为它们同样
都属于这片土地。要是有
同类，我也许不会那么快
就发现它，也不会留意到
二者相互组合成的美妙
站立着的风景。

它在四季轮回中，安
静地寻找着心灵的归宿。伫立在天地间，吸纳阳光和月
华，在风中灌浆酿熟，将日月光华沉淀发酵，变得饱满充
实金黄。在我看来它似乎是这片麦田里一棵硕大无比
的麦子，一片片叶子在随风舞动，矫首而立，独对云天。

我不知是在梦里还是潜意识中又一次看到它，却
一时反应不起来。哦，没错，是那棵树。它似乎挪动
着，向我缓缓走来，又好像仍然在固执地站立着，坚毅、
勇敢，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树梢的绿
意还在悲凉里绵延，生命依然在岁月轮回里激荡。

整个天地间，麦浪依旧滚滚，麦香仍然升腾。
（运销集团港口公司）

春天，像一篇巨制
的骈俪文；而夏天，像
一首绝句。此时，小暑
刚过，夏日正浓。在滚
滚热浪中，荷花怒放、
流萤飞舞、蝉鸣阵阵、
蒲扇翻飞，万物在此
时，都用热情礼赞着生
命的美好。

夏天是明亮的，晚
霞、阵雨、云山、绿野和
晨露，以及女儿清甜的
说话声和我轻快的应
答。粉色的云停留在
黄昏的时间就越来越
多，天空像坠入爱河。
那些手掌一般的梧桐
叶，悄悄地叠加在一
起，接住了细雨和鸟
雀，却漏下了星星与月
光。墙角蟋蟀的叫声
吸引着一群孩子围追
堵截，笑声惊掉了树上
的阳光。

“夏日多暖暖，树
木有繁阴。”下班路上，
时常会看到几位老人
或躺或坐在梧桐树下
的竹椅上，谈天说地。
透过树叶的空隙，阳光
落下来，地上有一圈一圈小小的光
晕，老人们摇着芭蕉扇，慢悠悠地
啜着手中的小茶壶，微微眯上了双
眼。那样子像是要把夏天连同茶
水一起喝进嘴里。

芭蕉扇摇晃着岁月，记忆在摇
晃中慢慢苏醒。儿时，爷爷的那把
扇子走过了多少年轮，我已经记
不清。只记得每到盛夏的夜晚，
爷爷手里总是摇着它，摇走夏日
炎炎，摇走蚊子飞蛾、摇来秋风
徐徐，摇动着一条岁月的小河。
晴朗的夏夜，望着漫天繁星，爷
爷总会指着几颗星对我说：“那
是北斗星，连在一起像不像一把
舀水的勺子；那是织女星，那是
牵牛星，中间那条长长的泛着白
光的是银河……”我的眼睛随着
爷爷手指向的地方，转来转去，
看着，看着，慢慢地就睡着了。

如今，扇面上落满了尘烟，爷
爷坟前的柏树也碗口粗了。那些
远去的日子，在日渐模糊。我居住
的地方，夏天要靠开空调才能度过，
岁月不经意间就多了几分烦躁。

有一些故事，如果用这样的句

子开始，便会像真的一
样，比如：蝉鸣蛙叫，清
风明月。还记得三毛在
一篇散文中写道：已有
许久，未曾去关心蝉
音。耳朵忙着听车声，
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
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
音，听朋友附在耳朵旁
低低哑哑的秘密声……
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
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
为我听不见蝉声。

蝉对我来说并不陌
生，小时候我们叫它知
了。小暑过后，院子里
的果树上、屋后的椿树、
杨树上，时常有蝉的身
影。在闷热的中午，只
有孩子们不怕热，拿着
玻璃瓶，轻手轻脚跑出
去，在一棵树前站立，悄
悄靠近，然后双手半合，
向一个小黑点伸过去。
十有八九，一只蝉就被
捉住了，然后放进玻璃
瓶，继续下一个目标。
小时候，我玩得最多的，
是把捉住的蝉用一个细
线绑住腿脚，放在桑树

上，希望它能在我视线里活动，但
往往事与愿违。蝉不是逃跑了，就
是死掉了。见我对此乐此不疲，奶
奶说，蝉的生命很短，你玩一会儿
就放了，不能伤害它们。

长大后，明白了蝉的生命周
期，对自己小时候的行为很是懊
恼，可那也是童年的快乐，甚至成
为我对于夏天最重要的记忆。蝉
鸣阵阵，打破了夏季的炎热，也敲
开了童年的门扉，那些摇曳多姿的
夏天，摇晃着我日渐苍老的记忆，
在某个时刻慢慢长高。

夏天的夜晚，每只萤火虫都提
着一盏灯，照亮眼前的黑暗，我跟
在它们身后，一路小跑，追着，寻
找自己的快乐。在漫天的月光
下，一群萤火虫飞舞着，星星点
点，梦幻一般，点缀了一个小女孩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像清澈的溪水，我爱得清浅，
像不偷懒的云，我爱得很慢。林
深有佳木，花开有青春，在如火
的夏天，不去触动深夜里的月
亮，江水之上 ，有摇曳的童年，摇
曳的夏天…… （重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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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延鹏


